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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一线““驭火驭火””记记

美丽家园

■谭海能

刚进入钢铁行业工作时，我怕火。不
是怕那种烧起来的火，而是怕那种看不见
摸不着、让人喘不过气的热。

转炉前，铁水温度 1600 摄氏度，空气
温度 70 摄氏度。夏天走近炉前平台，总
感觉一股热浪能将人推出来。可老师傅
们却像没事人一样，穿着厚厚的阻燃服，
盯着炉口翻卷的火焰，嘴里念叨：“发白发
亮，温度够了；发红发暗，还得吹。”我问他
们热不热，他们笑笑：“习惯就好。”可我习
惯不了，那几年，我一直在想办法让设备
和人都“少受罪”。

第 一 次 ，想 方 设 法 给 设 备 装 上“ 体
温计”。

我最早尝试的一件事，是给设备加温
度传感器。转炉氧枪冷却水压力传感器安
装在炉前平台下方，离热源只有几米远。
夏天环境温度一高，传感器内部电子元件
就开始“闹脾气”——信号跳变、数据丢失，
甚至直接烧毁。我们给它加装双层隔热
防护罩，把敏感元件引到 5 米外的接线盒
里，又用压缩空气对着外壳吹，硬是把传
感器寿命从 3 个月延长到 2 年。

炉前监控摄像头同样遭殃，镜头被粉
尘糊住、机身被热辐射烤得变形，三天两头
死机。经过反复试验，我们自制了循环水
冷夹套，配合气幕吹扫，摄像头终于能安安
稳稳“看”住一个炉役期。电气柜夏天频繁
跳闸，我们又引入仪表风正压防尘，将柜内
温度从 60摄氏度压到 40摄氏度以下。

那时还没有“AI”这个词，我们只是觉
得，设备应该像人一样有“感知”，哪里热
了，哪里烫了，得提前知道。这套感知系统
让设备故障率降了六成，也让我第一次意
识到，数据比经验更可靠。

这是我与火的第一次博弈——给“热”
装上传感器，让它无处遁形。

第二次，利用 AI ，实现从“看火色”到
“看数据”。

AI 视觉识别技术进入炼钢领域，高清
摄像头对准炉口，深度学习模型实时分析
火焰特征。老师傅几十年的看火经验，被
固化进算法里——发白发亮对应 1650 摄

氏度，发红发暗对应 1580 摄氏度，一目了
然。溢渣、喷溅的识别准确率，稳定在 99%
以上。

我头一次坐在集控中心观察 AI“看
火”时，感慨良多。以前趴在地上测温度、
换传感器，跟“热”斗了整整十年。如今，AI
替我“看着”那些火，替我“听着”那些振动，
替我“巡着”那些高危区域。我不再是那个
追着设备跑的“救火队员”，而是坐在屏幕
前的“指挥员”。

这是我与火的第二次博弈——让 AI
替我“看火”，把经验变成算法。

第三次，让废热变成真资源。
“防火”和“看火”之后，我开始琢磨如

何“用火”。钢铁厂每年排放的余热，折合
标煤几百万吨。以前我们认为那是废热，
现在我觉得，那是放错位置的资源。烧结
环冷机废气驱动余热锅炉发电，高炉冲渣
水为城市供暖，转炉烟气余热回收后外供
蒸汽……公开信息显示，广西钢铁的煤气
发电机组年发电量超过 10亿千瓦时。

AI 能做什么？智能能源管控平台实
时监测各工序余热，自动调配蒸汽和电力
的流向——发电多了多供电，供暖季优先
保民生。更进一步想，钢铁厂稳定的蒸汽、
水、电、气，完全可以支撑周边产业园——
造纸、新材料、生物合成等用能企业，以低
价能源为“磁石”入驻，变工业废热为招商

“金名片”。这就是我理解的“AI+能源协
同”——让每一度电、每一吨蒸汽，都在产
业生态里找到最优归宿。

这是我与火的第三次博弈——从被动
防护到主动经营，让热变成真金白银。

如今，我离开了钢铁行业，但从未离开
“火”。我把“防火—看火—用火”的理念带
到造纸行业。热还在、烟还在、高温设备还
在，但我不再怕它们。因为我知道，无论是
炼钢还是造纸，无论是发电还是供热，只要
涉及热，就离不开“防、看、用”这三个字。
而AI，正是让这三者真正打通的“钥匙”。

从怕火到治火，从治火到用火，从用火
到与 AI 共舞——这 17 年，我在不断的尝试
中放下了对热的恐惧，并感受到用科技驾
驭它、用智能善用它的强大获得感。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瞿杨生

少年时的夏天，似乎总被鱼腥草的气味填满。母亲在
院子里摊开竹筛，青绿的茎叶铺得满满当当，阳光一晒，一
股浓烈的腥气随之蒸腾起来，钻进我的房间，黏在摊开的课
本上。我皱了皱眉，起身将木门关上，以为这样就能把那气
味和那个季节一起挡在门外。

母亲对此浑然不觉，她蹲在筛子旁，将叶子一片片摊
开，偶尔挑出发黄的梗，丢进脚边的竹篮里。她的动作很
慢，慢得宛若在完成一件顶要紧的事，我偶尔隔着窗玻璃看
她，心里生出抱怨——别人家的母亲晒茉莉、晒薄荷，满院
都是清清爽爽的香，偏我的母亲把这长在沟渠边的野草当
宝贝，晒得整个夏天都浸在腥气里。

那时我不懂，这气味里藏着母亲全部的念想。

后来，我去了远方。城市里的夏天，闷热得连风都是黏
的。那年七月，不知是天气太闷还是暑气太盛，整个人恹恹
的，吃不下也睡不踏实。一个加班的深夜，口干舌燥时，无
意间想起行囊底层那包用旧报纸裹着的鱼腥草。打开来，
那股久违的腥气扑面而来，居然不觉得刺鼻了。烧了开水，
看蜷曲的叶片在搪瓷杯里慢慢舒展，汤色渐成浅褐，袅袅
的热气里，那腥气竟化作一种幽微的香。

我捧着杯子，坐在窗前，一口一口地啜。苦味先上来，
涩涩地挂住舌根，片刻之后，喉间泛出丝丝清润的甜。那一
刻我明白，母亲是对的。这草从不讨好谁，它把苦摆在明
处，把回甘藏在深处，像极了母亲说话的方式——笨拙、直
接、不修饰，却字字真切，而我竟为了这缕被嫌弃多年的气
味，在异乡的深夜，热泪涌出眼眶。

如今，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每年夏天买来新鲜的鱼腥
草，洗净，晾晒，炒制，封存。翻炒时铁锅烫得手心发红，那
股熟悉的腥气再次弥漫整间厨房，我不再躲闪，反而深深地
吸气。邻居问我做什么，我说晒茶。他们凑近闻了，大多掩
鼻退开，我只是笑笑。这气味确实不讨喜，可它连着故乡的
水沟、田埂，连着母亲蹲在院里的背影，连着那个关上房门
的少年，和他此后走过的所有弯路。

头一茬茶晒好封存后，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说我在喝
自己晒的茶。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只说了一句：“晒
够日头了没有？没晒透会发霉的。”古稀之年的她，耳朵已
有些背，却还惦记着这茶的干湿。我听着她的叮嘱，忽然觉
得，那缕穿过少年时所有抗拒、终于在中年后被重新认领的
香，其实就是母亲本身。

茶凉了，我又续上热水，看叶片在杯中沉沉浮浮，仿佛
一生中那些起起落落。那股腥香始终不散，从故乡的院子
飘到城市的窗台，从那些年被嫌弃的夏天，飘进这个终于懂
得回甘的黄昏。原来，母亲早就把故乡晒干了、封存了，塞
进我的行囊，我无论走多远，只要一杯开水，就能立刻到家。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山野一缕幽微香山野一缕幽微香

两场“长征”
■张配豪

作为一名党报记者，我习惯在路上。但这两年，
我的路有了特殊注脚，我把它称为两场“长征”。

第一场“长征”，发生在青藏高原海拔 3000 米的
“生命禁区”。

去年春天，我飞抵青海柴达木盆地。这里没有绿
草如茵，只有裸露的岩石和呼啸的寒风。我的采访对
象，是山东省地矿局第二水文队的地质队员们。

“干热岩钻探就像在花岗岩里‘绣花’。”一线地质
队员张明德指着正在调试的新型钾盐取芯钻具对我
说。这里冬季最低气温达零下 35 摄氏度，缺氧导致
普通柴油机功率下降 40%。为应对极寒，井队配备
了专业野营房和高质量的防寒保暖装备。针对高原
反应，他们提前进行适应性训练，作业时配备充足的
氧气罐。

我至今记得那个画面：张明德身穿厚重的红色
工装，脸庞被高原紫外线灼得黝黑脱皮，嘴唇因缺
氧而发紫。他笑着对我说：“这里条件苦，但越是苦
的地方，越能磨炼人。我们把 3000 米钻孔周期从10个
月缩短至4个月，这就是咱地质人的‘长征’。”

在那次采访中，我遇到“00 后”女技术员李书涵。
作为团队中最年轻的技术队员，她的工装口袋里别着
一本磨边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了岩性分析。去年
刚参加工作，她就创下女技术员连续驻场三个多月的
纪录。

有一回，半夜取岩芯。怕样本脱水，李书涵三两
口吃完一个冷鸡蛋，就着矿灯的光，蹲在岩芯架前。

“十二排岩芯，按深浅码好。冲掉泥，拿钳子劈开。”她
跟我比划，“捻开碎屑那会儿，手上糙得很，忽然就觉
着，那是大地的脉搏。”

那一刻，我深受震撼。从张明德那辈人的坚守，
到李书涵这代人的传承，我看到了“三光荣”（以献身
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
和“四特别”（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奉献）精神在新时代的薪火相传。他们没
有豪言壮语，只有用双脚丈量过的山川和双手触摸过
的岩石。

第二场“长征”，铺展在北方的山河之间。
去年夏天，我背起行囊，沿着锦郑管道迁改工程

一路南下。这条超过 1500 公里的能源“大动脉”，是国
家“北油南运”的战略枢纽，也是雄安新区建设的能源
保障“生命线”。

我的采访从辽宁葫芦岛开始。海风凛冽，钻机
轰鸣，这里不仅是工程的起点，也是技术攻坚的高
地。为避让生态红线，线路几经改道，每一次改动都
意味着数亿元投资的重新计算和无数个通宵的方案
推演。

行至河北，这里是工程的“咽喉”。项目经理老张——
一名有着 20 年党龄的老党员对我说：“这不仅是‘技术
仗’，更是‘政治仗’。南水北调干渠不能扰，雄安新区的
地不能占，老百姓的水不能污。”他们用 BIM（建筑
信息模型）技术模拟轨迹，双机抬吊 46 吨重的钢筋
笼，将 36 米深的地下连续墙误差控制在毫米级，最
终提前 16 天贯通。

最让我动容的是在雄安段。2023 年夏粮收割季，
雄安新区段 108 亩麦田涉及 377 户村民，若等待村民自
行收割将延误工期 1 个月。团队摒弃“强推施工”的
传统思路，创新“助农抢收+同步施工”模式，主动对
接 4 个乡镇政府，协调 6 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组建“管
网橙”抢收队；近一周内完成 13 万斤小麦收割、晾晒
与归仓，同步清理秸秆、平整作业带，实现“收割完成

即扫线开工”，既保障了村民利益，又为焊接工序节
省了关键工期。

一位老大娘拉着我的手说：“这些党员娃娃，比自
家孩子还贴心。”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在青海遇到的李
书涵。无论是地质勘探还是管道铺设，无论是深地
还是平原，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两场“长征”，一种精神。
回到北京，我脑海里常常交织着两个画面：一个

是张明德在极寒中调试钻机，李书涵在矿灯下记录
岩芯；一个是锦郑管道的焊花在夜色中绽放，老张在

泥泞的工地上核对数据。我忍不住问自己，作为一
名党报记者，我的“长征”在哪里？

习近平总书记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
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地质队员的

“长征”，是在岩层深处“绣”出绿色能源；管道建设者
的“长征”，是在钢铁丛林中筑牢国家的能源底座；而
我的“长征”，就是在稿纸的方格间，记录这个时代的
体温与脉动。我们都在各自的战场上，用不同的方
式，走着自己的长征路。这，就是党报人的回答。
（作者为中国能源报《能源高质量发展》杂志副主编）

图为山东省地矿局第二水文队地热能勘探现场。


